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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当下小文谈>>

“和”贯穿中国文化

身边的传统>>

赊卖鸡苗

说诚信

心灵的依托，不能靠外来文化
——— 本报记者专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对话文化与传统

隔叶小文

中国文化向来重“和”，“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因此史上
各教各派，大都求同存异和睦相处，
甚至取长补短互通互融。正如英国哲
学家罗素所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
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
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
位的。”

民间传说有“虎溪三笑”的典故。
虎溪在江西庐山东林寺前，相传东晋
高僧慧远驻锡东林寺时，来访和参拜
者络绎不绝，常常宾朋满座，谈笑风
生。但慧远送客，一向不过虎溪。一
天，诗人陶渊明（也是当时著名的儒
学大师）携道士陆修静来访。儒释道
三位高人相谈甚欢，临别依依不舍。

慧远送客，仍一路谈笑风生，竟不觉
破了惯例走过虎溪，溪旁有虎见状都
惊奇地欢叫起来，三人大笑而别。后
人于此建“三笑亭”。其实，慧远与陆
修静并非同一时代人，交游之说难免
牵强。但南北朝以来，儒释道交流交
融渐趋流行，“虎溪三笑”便传为美
谈。

日前，受万众齐心构建和谐社会
的时代精神所感召，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传印法师（正好也是东林寺现任住
持），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
以及儒学家、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
三位堪称当代儒释道的大师相聚一
堂，“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我应
邀前往为他们主持论坛，躬逢其盛。
三老相谈甚欢，传说中“虎溪三笑”的
愿景，似乎真的出现了。

所谈围绕一个“和”字。任道长
说，道的属性是“和”。天地日月森罗
万象、芸芸众生千差万别，无不蕴含
着两重性，“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为和”。当利益冲突、矛盾纠纷时，不
妨彼此体谅、委曲求全，就能开阔胸
襟，以德报怨，所谓“挫其锐，解其纷，
和其光，同其尘”。传印法师说，佛教
讲“理事圆融，事事无碍”，即是教人
克服贪嗔痴的欲念，达到和谐的境
界。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
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杜维
明教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竟是
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以“和而不同”为
主线，儒学追求的“和”，是以“和”对
“多”集散成大，是以“和”制“合”平衡

互补，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和也
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万物育焉。”

看来儒释道三家的确以一个
“和”字相通。因为，“和”的哲学就是
“会通”，既有包容，更有择优；既有融
合，更有贯通；既有继承，更有创新，
是一以贯之、食而化之、从善如流、美
而趋之。“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
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
础。“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
律，因而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丰。
“虎溪三笑”又现，一个“和”字会

通。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的
学说中，挖掘和发扬“和”的丰富思
想，与我们今天大力培育奋发进取、
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和社
会氛围，也可以“会通”。

文/片 本报记者 韩适南

齐鲁晚报：在许多人看来，文
化研究只是书斋里的打闹，是一
种阳春白雪式的情调，和民众的
距离太远，这些研究能帮我们解
决住房问题与交通拥堵吗，能帮
我们更好地解释中美关系吗，能
让生活压力巨大的我们找到一丝
精神慰藉吗？

陈来：文化是不能要求直接
的功利性，所有文化都一样。贝多
芬的音乐能解决住房问题吗？《荷
马史诗》能解决就业问题吗？唐诗
宋词了解得再多，就能帮人们面
试了吗？不能。

但人生的需求是非常丰富
的，是多层次的。例如信宗教就能
解决所有问题吗？当然不能，但能
改变你认识问题的态度。为什么
宗教能一直存在，就因为它一定
有能满足人生命中的一些需要。

不能说文化没有实际作用，
只是我们对什么是实际要有一个
全面了解，不能这么直接。黑格尔
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然这么
出现了，就有一定的价值。

许多四十多岁以上的人，在
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相当的成就建
树，也来参加一些国学班和文化
班，就是因为随着人生的成长，他
们对文化和精神的需求越来越丰
富。

齐鲁晚报：我们到底需不需
要弘扬传统文化？直接借鉴西方
等国家的优秀文化不可以吗？这
个问题从清末以来就已被反复讨
论，您的态度是什么？

陈来：这百年来，对待文化的
观点也是有些起伏变化，不能说
这百年来都是全盘西化。

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文学界
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其中最重要
的一支是新文学运动。后来发展
到全盘西化，但时间不长，十年多
一点的样子。

五四时期正如《新青年》一
样，代表青年的文化。青年的文化
在当时成了主导文化。老一点的
人说不上话，全是二十几岁的人。
但随着年轻人的成长，他们自己
就会变。结了婚，生了孩子和一个
大学生说话根本是不一样的。

接着就是“九一八”了，这时
“五四”在主流文化里基本被甩掉
了。这时不是民主，不是自由，而
是团结。团结主要是依靠内在的
传统。抗战中来动员大家的资源
是什么？是传统文化，此时，传统
文化就发挥了这样巨大的作用。

每种文化都有优秀的东西。
弘扬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文化并
不冲突，也不矛盾。比如我们对印
度文明的吸收就是例子，没有人
要拒绝西方文明，主要是怎么摆
它。

弘扬传统文化不能解决我们
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不断
学习西方文化来帮助我们，但有
的东西是很难替代的。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这种不是外面的东
西可以代替的。

精神家园的建设，心灵的依
托，也不是靠外来的文化就能解
决的。我们更喜欢跟自己的文化
亲近，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稳定

自己的心灵。
齐鲁晚报：从世界格局来说，

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讲中华复兴，有一条是文化
的复兴，那么我们应该复兴哪些
文化？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
在文化上有没有做好迎接复兴的
准备？

陈来：对我们来说，确实要复
兴中华文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
人是在挫败的、自卑的状态之中。
总体来讲，文化复兴是讲三千年
以来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一些
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认识世界的
态度，对世界的审美的观念。

传统文化复兴，不是传统文
化一家独大，是和现在已有的文
化、自己创造的文化、其他优秀的
文化一起复兴。

不能说我们做好了文化复兴
的准备。这个口号提了十几年，现
在有一些准备，不能说做好了，因
为对文化的复兴，还是认识上有
差异，有人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想法，许多做和传统文化
有关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有人
认为，古代文化只有放在博物馆
的作用，是死文化，和现代社会没
有联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做
好。

当然有许多人在积极提倡。
我觉得民间的反应不错，没有许
多限制，没有各种条条框框。

齐鲁晚报：温家宝总理最近
在联大推介中国，现在的西方对
于中国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中
国对西方的了解呢？许多人一直
强调中国真正的复兴，是价值观

的输出，而不是廉价商品的输出，
如果我们要输出价值观，该输出
什么样的价值观？是改造后的儒
家吗？

陈来：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
大大超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这
个是差距非常大。从国际的关系
来讲，我们发生了许多冲突，一个
方面就是外界对中国不了解，对
中国当代的政治不了解，对中国
的历史不了解。因为中国当代许
多东西是从古代来的。

现在没有文化输出的提法，
我们主要做的还是让西方了解我
们。十年前我们是韬光养晦，现在
我们虽然有孔子学院，但主要是
以教授语言为主，没有有意识地
宣传中国文化，主要是让别人了
解我们。

就目前来讲，许多人对中国
的了解非常偏见。有人对中国的
理解还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

我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告诉
我，他的一个学生生长在美国，因
为这个学生经常往来上海北京，
所以对中国有很好的了解，但这
个学生的历史老师，还是把中国
人讲成十八十九世纪的样子。学
生告诉历史老师他讲得不对，但
老师不能接受。现在中国人是很
急切的了解外面，而美国等一些
国家有偏见，认为老子天下第一，
不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齐鲁晚报：国学逐渐成为显
学，但是许多人对国学的学习，还
是以“旧典章”为主。在当下，我们
如何学习国学，弘扬传统文化，让
国学对我们产生实质有益的影
响。

陈来：典章是和制度联系在
一起，典章制度和价值是没有直
接关系的。现在大家读得比较多
的还是经典，就是经书。

不光是儒家。法家、兵家大家
都在读，现在读孙子的人可能比
读四书五经的还多。杂家、法家，
还有黄老法家也有好多人读，读
这些书的人，大部分都和现在的
管理有关联。

也有一部分是从文化教育出
发，基本上是强调儒家文化经典，
主要是四书。这个是不变的。现在
有好多读经运动，读经班，广义上
来讲，经典的还包括一些文学的
作品，整体来看，文化方面、教育
思想方面、典章制度的学习比较
少。

陈来简历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著名哲学史家。师从张岱
年先生、冯友兰先生。学术领域为
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
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
哲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
领域的领先水平。

□梁开文

记得小时候，我们农村每户都
会养上几只老母鸡，这些老母鸡一
天下一个蛋就会给家里省下买鸡
蛋的费用，而省下的钱男人可以买
包烟，女人可以买棵菜，孩子可以
交学费。每当村口响起“小鸡苗，卖
小鸡”的叫卖声时，乡亲们总会围
上去凑热闹。卖鸡苗的大伯推着自
行车，后面笼子里的小鸡“叽叽喳
喳”叫个不停仿佛在努力地推销自
己。

遇到买鸡苗的乡亲，大伯便把
鸡笼卸下来，经过一连串貌似专业
的鉴定，我妈和众邻居都挑好了鸡
苗，但是并不付钱。卖鸡苗的大伯
只是将交易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
然后骑着自行车离开。

小鸡苗随着时间和期待慢慢
长大，三两个月之后，卖鸡苗的大
伯重新回到我们村，不过这次他没
带鸡苗，只带着那个笔记本。笔记
本上或许写着“郑庄，小文，10只，
东头，家后有一池塘”。意思便是
“郑庄村梁开文家买了10只鸡苗，
家在村东头，屋子后面有一个池塘
做记号。”

大伯走到我家门外大声喊：
“家里有人吗？收账的来了。”

“有人”，大多数时候，我会和
我妈一起出来，“收鸡苗账的是
吧？”
“是啊，你家鸡苗成了几只母

鸡？”
“买了10只，最后成了6只母

鸡。”
“哦，三六一十八，你给我十八

块钱就行了。”
“嗯，给你钱。”
不到二十元的生意，历经几个

月后以如此简单的形式终于完成，
当我写这些东西时，自己也不相信
是否真的存在过这种交易方式。后
来问起我妈，她说：以前赊卖鸡苗
的很多，现在没有了，现在邻居间
都不轻易往外借东西了，谁还敢把
鸡苗卖给陌生人啊。

之所以买10只鸡却只付6只
母鸡的钱，是因为乡亲只想养母鸡
用来攒鸡蛋，而不想养公鸡打鸣或
吃肉，因为在农村比公鸡起得早的
人很多，而鸡肉在我小时候比鸡蛋
奢侈百倍根本吃不起。卖鸡苗的大
伯没有火眼金睛，他也看不出哪只
小鸡苗会长成大母鸡，不可能给买
主提供所需要的母鸡苗，于是账就
这么算了。而即便鸡苗夭折，大伯
也一般不予追究。

这种交易的关键是建立在彼
此绝对信任的基础上，而在充满怀
疑的今天，你可能和我一样，都没
有想到这种交易曾经存在过。此文
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一点彼此
信任，这样才有利于将以前人心的
淳朴和现在经济的繁荣结合起来，
实现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叶小文：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
记、第一副院长，中华
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
长，著名学者，著有

《小文百篇》、《多视角
看社会问题》、《化对
抗为对话》等多部著
作，本栏目特邀顾问。

国学渐热，传统愈
显。当下我们为什么要弘
扬传统，当下我们应该怎
么样来学习国学。当中国
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发
生变化时，我们需要复兴
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的传
统文化是否已经做好了
复兴的准备？宏大的文化
对我们个人，有哪些切实
的影响？近日，本报记者
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院长陈来先生。对这
些问题，陈来先生给出了
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图为9月底，陈来（左一）在尼山论坛


